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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你
從
北
京
王
府
井
大
街
由
南
往
北
穿
行
，
走
到
和
燈
市
口

大
街
交
叉
路
口
附
近
，
就
會
看
到
一
塊
﹁老
舍
故
居
﹂
的
指
示
牌
。

但
要
真
正
找
到
這
個
地
方
，
卻
不
是
那
麼
容
易
。
那
一
天
，
我
們
是

開
着
車
去
的
，
到
了
王
府
井
大
街
，
不
知
怎
麼
走
，
就
給
家
裡
人
打

電
話
，
讓
兒
媳
在
網
上
查
找
老
舍
故
居
的
準
確
位
置
，
然
後
在
電
話

上
遙
控
指
揮
我
們
前
行
。
感
覺
差
不
多
了
，
下
車
一
打
聽
，
人
家
說

：
﹁走
過
了
，
走
過
了
，
就
在
後
邊
那
個
小
胡
同
。
﹂
怎
麼
？
剛
才

過
了
一
個
小
胡
同
，
我
們
咋
沒
看
見
呢
？

老
舍
故
居
位
於
北
京
市
東
城
區
燈
市
口
西
街
豐
富
胡
同
十
九
號

院
，
是
燈
市
口
西
街
路
北
從
西
往
東
數
的
第
二
條
胡
同
，
自
北
向
南

溝
通
大
草
廠
胡
同
和
燈
市
口
西
街
，
長
一
百
七
十
餘
米
。
清
乾
隆
時

稱
﹁風
箏
胡
同
﹂
，
宣
統
時
稱
﹁豐
盛
胡
同
﹂
。
一
九
六
五
年
整
頓

地
名
時
，
因
與
西
城
區
的
﹁豐
盛
胡
同
﹂
重
名
，
遂
改
稱
﹁豐
富
胡

同
﹂
。老

舍
的
家
就
在
胡
同
南
口
內
西
側
，
是
一
座
北
京
舊
式
小
院
。

小
小
的
黑
門
座
西
朝
東
，
進
門
為
一
小
院
，
只
有
兩
間
南
房
。
向
西

是
一
座
三
合
院
，
這
是
故
居
的
主
要
部
分
。
東
西
各

有
三
間
廂
房
，
現
闢
為
展
室
。
從
第
一
篇
小
說
《
小

鈴
兒
》
，
到
最
後
一
部
未
完
成
的
自
傳
體
小
說
《
正

紅
旗
下
》
，
老
舍
各
個
時
期
不
同
版
本
的
作
品
薈
萃

其
間
，
再
現
了
他
一
生
的
創
作
成
就
。
北
房
三
間
，

左
右
各
一
間
耳
房
，
現
為
原
狀
陳
列
，
展
示
了
老
舍

當
年
的
生
活
原
貌
。
明
間
和
西
次
間
為
客
廳
，
東
次

間
為
卧
室
。
西
耳
房
即
為
老
舍
的
書
房
兼
工
作
室
。

書
房
小
而
樸
素
，
硬
木
鑲
大
理
石
書
桌
上
至
今
還
擺

放
着
老
舍
喜
愛
的
幾
件
文
玩
：
一
枚
齊
白
石
為
他
刻

的
印
章
，
一
個
馮
玉
祥
將
軍
贈
他
的
玉
石
印
泥
盒
，

一
方
清
代
﹁笠
翁
李
漁
書
畫
硯
﹂
。

老
舍
在
這
裡
生
活
、
工
作
了

十
六
年
，
曾
幾
次
接
待
周
恩
來
總

理
和
末
代
皇
帝
溥
儀
來
訪
，
還
接

待
過
巴
金
、
曹
禺
、
趙
樹
理
等
許

多
文
化
名
人
。
並
寫
下
了
《
龍
鬚

溝
》
、
《
茶
館
》
、
《
方
珍
珠
》

、
《
正
紅
旗
下
》
等
二
十
四
部
作

品
和
大
量
曲
藝
、
雜
文
、
論
文
、
詩
歌
、
散
文
。

老
舍
故
居
，
又
有
﹁丹
柿
小
院
﹂
的
別
名
。
因

老
舍
與
夫
人
皆
愛
種
植
花
草
，
曾
在
院
中
親
手
植
下

兩
棵
柿
子
樹
。
後
來
根
深
葉
茂
，
每
年
入
秋
，
枝
頭

都
墜
下
纍
纍
紅
柿
，
老
舍
因
此
將
小
院
命
名
為
﹁丹

柿
小
院
﹂
。
另
外
院
子
裡
，
常
年
養
有
幾
十
盆
各
色

花
草
，
尤
以
菊
花
與
曇
花
為
著
。
秋
來
，
滿
院
金
菊

盛
開
。
或
曇
花
飄
香
時
，
老
舍
家
中
也
經
常
請
朋
友

過
來
賞
花
雅
聚
一
番
。

在
老
舍
故
居
，
有
固
定
陳
列
《
走
進
老
舍
的
世

界
》
展
覽
。
展
出
形
式
清
新
且
有
特
色
。
整
個
展
覽

分
為
：
苦
寒
童
年
、
餬
口
四
方
、
成
家
立
業
、
八
方

風
雨
、
赴
美
講
學
、
人
民
藝
術
家
六
個
部
分
。
通
過
大
量
的
照
片
、

原
著
和
生
活
用
品
等
實
物
，
帶
你
走
進
老
舍
勤
奮
努
力
、
成
就
輝
煌

的
一
生
。
配
合
《
走
進
老
舍
的
世
界
》
展
覽
，
紀
念
館
還
編
了
一
本

《
老
舍
這
一
輩
子
》
圖
書
。
老
舍
自
述
自
己
的
一
輩
子
，
真
實
感
人

，
值
得
一
讀
。

老
舍
故
居
的
旁
邊
，
是
一
家
書
店
。
兩
間
房
，
很
低
矮
，
書
卻

很
多
，
而
且
幾
乎
全
都
是
北
京
歷
史
風
物
類
書
籍
。
店
主
人
說
，
他

們
和
老
舍
紀
念
館
同
屬
一
個
單
位
。
不
圖
獲
利
，
主
要
是
給
參
觀
者

提
供
老
舍
及
北
京
的
文
史
圖
書
。

老
舍
雖
然
去
了
，
但
他
的
作
品
仍
然
活
着
。
正
是
因
為
熒
屏
上

的
《
四
世
同
堂
》
和
《
茶
館
》
等
藝
術
經
典
，
促
使
我
尋
訪
老
舍
故

居
。
看
一
看
這
個
著
名
的
藝
術
家
，
當
初
是
怎
麼
生
活
，
怎
麼
創
作

。
臨
走
時
，
我
記
住
了
老
舍
的
話
：
﹁哲
人
的
智
慧
，
加
上
孩
子
的

天
真
，
或
者
就
能
成
個
好
作
家
了
。
﹂
作
家
不
能
光
有
智
慧
，
還
得

要
有
天
真
。
因
為
天
真
不
僅
代
表
着
浪
漫
，
而
且
代
表
着
純
潔
和
真

誠
。

我在舊書
店所偶遇購得
的《季鸞文存
》，為全二冊
中之第二冊。
這冊所收文章

，基本上都是抗戰時期寫成，首篇
為《本報在漢出版的聲明》，刊登
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在漢口出
版的《大公報》，結尾為《政治團
結與軍事統一》，發表時間為一九
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共六十
四篇社論或者時評。另附七篇隨筆
雜感。

說不清楚什麼原因，我翻開書
目之後，首先注意到的，不是那些
讓張季鸞在現代社會公共言論史上
贏得聲名的社論或時評，而是附錄
中的《歸鄉記》。我一直有一種認
識，就是真正具有感人力量的文字
，首先必須發自寫作者自己的真性
情，所寫所評所論，雖然為公共事
件或者公共話題，但其中還是要有
「我」。

而《歸鄉記》，是張季鸞於一
九三四年秋季，因其父百年紀念，
並其母三十周年忌辰，遂有回籍
「謁墓」膜拜之行，為此而成的一

篇報告文字，刊一九三四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國聞週報》。

在張季鸞看來，這篇文字既是
對自己歸鄉謁拜父母的記錄，也是
對那些關注他此行的 「海內外親友
」的一個報告，是一封 「家書」。

文章中首先談到的，不是回鄉
見聞。關於這類見聞，正如作者在
前面已經介紹過了的，已經刊發
《大公報》。作者在這篇 「歸鄉記
」中所寫的，不是沿途見聞，更多
是關涉自己的思想情感，用他自己
的話說，是 「還鄉所經歷及感觸者
」。

什麼是張季鸞 「還鄉所經歷及
感觸者」呢？

他談到了自己的家世與思想。
這種在家庭或者乃至家族的背景上
談論自己思想的來源的方式，一方
面當然是事實，因為像張季鸞這種
有家學淵源的讀書人，將自己的思

想與家族的歷史結合在一起來論述，是再正常不過
的了。

但是，在這樣一個話題中，張季鸞並沒有如想
像當中那樣，大談特談思想的家庭和家學來歷，恰
恰相反，他談得更多的，是小家與大家，是一家之
私與天下之公，並特別提出：

所以我的思想，是贊成維持中國的家族主義，
但是要把它擴大起來。擴大對父母對子弟的感情，
愛大家的父母與子弟。從報答恩情，擴大而為報共
同的民族祖先之恩。這種思想，是很對很需要的。
同時，應該排斥只知自私的錯誤的家族主義，不要
只求自家繁榮，甚至於不惜損人利己。

這段文字，是一個回籍謁墓者極為理性而超越
的心聲。如此心聲，是對傳統家族主義，尤其是在
中國某些偏遠地區依然盛隆的家族主義或者宗族主
義的一種新解讀，其中既有古代儒家 「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的保留，亦有對
歷史傳統中的家族主義偏狹侷促觀念的很克制的批
評。這種批評，滿懷着一種真心的寬容與體諒的溫
情，是對族親、鄉親以及地方主義的一種提醒，也
是對現代中國的大國家主義的一種昭示。

有意思的是，張季鸞說， 「我自己的思想，大
概在這一段話中」，也就是上面所引那一段話中。
為什麼他要在這樣一個語境中，說這樣一段話呢？
作為一個公共言論者，尤其是一個對現代中國懷有
理想與期待的學人，對於阻礙中國現代化的文化傳
統滯礙，包括傳統家族主義、地方主義以及與之相
伴生的自私自利或損人利己的種種思想，在張季鸞
看來，都是影響阻礙中國的現代化或者中國從傳統
走向現代獲得復興和新生的內在障礙。

事實上，張季鸞是在藉這次自己表面上依然傳
統的回籍謁墓這樣一種形式，來抒發自己對新時代
、新思想、新中國的新文化的理解與期待，是在藉
對於自己個人與家庭命運的敘述，來揭示一個家族
、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要想興旺發達，走向真
正的現代化，所需要經歷的裂變。

這樣的一個張季鸞，與一般人印象中那個形象
比較老舊的張季鸞，無疑是有距離的。而事實常常
如此：印象總是靠不住，但我們卻又往往依靠印象
對人與事產生第一反應。

（四之二）

「坦洋工夫茶」是
享譽海內外的世界名茶
，而福建福安坦洋村這
個世界名茶的原產地也
隨着 「坦洋工夫茶」的
足跡，曾經芳名遠播。

「茶季到，千家鬧，茶袋鋪路當床倒
。街燈十里亮天光，戲班連台唱通宵。上
街過下街，新衣斷線頭。白銀用斗量，船
泊清鳳橋」。這是當地一首形容福建福安
坦洋村當年繁華景象的民謠，如今，當筆
者再次踏進這個造就 「坦洋工夫」的村落
時，那褪去了往日繁華的坦洋，唯有滿山
茶香依然如故。

走到坦洋村口，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
一座廊橋，廊橋邊上還豎立一塊刻有 「坦
洋」二字的石板標記，這就是當年的茶葉
交易橋──真武橋。遠觀其橋，由無數個
加了瓦蓋的亭子連起來，底下部分是用花
崗岩砌成，呈拱形橫跨坦洋溪。據當地村
民介紹，過去真武橋是福安通往壽寧的重
要通道。當年這裡也是茶葉運輸最繁忙的
地方，橋下的水路可以通船，茶葉就是從
這裡啟運歐洲各地的。

如今，駐足於真武橋上，眼前是一片
坦洋歷史縮影。橋下溪水清澈，那看起來
涉足能過的小溪，曾經繁榮交易在這裡頻
繁上演。橋旁樹木枝繁葉茂，透過點點綠
意，曾經繁華的茶莊疊嶂近在眼前。

過了真武橋不遠，便進入坦洋村中，
村民大都居住在坦洋溪的南岸，縣道穿村
而過，成為該村的鬧市。坦洋村分上街和
下街，這裡的古宅幾乎都是當年繁華的時
候建造的。據《福安縣志》記載，最隆盛
時，坦洋一條街就有三十六家茶行，每年

製乾茶兩萬多箱，而這便是坦洋下街。如今看到的下街是
一條狹窄巷道古弄，顯得特別寧靜，巷道兩旁是高大的泥
牆，泥牆黃中透紅，些許剝落。

古弄兩邊的 「坦洋工夫」古茶行雖然有些許破舊，但
卻掩蓋不住昔日的繁華。茶行的建築遠觀並不驚人，可走
近一看甚覺高大，臨街舖面式的，內裡如民居寬敞的廂房
，有二層三層，最高為四層。至今依然有茶農們在這些古
茶行中製茶研茶，代代傳承着屬於坦洋茶農們自己的 「坦
洋工夫」。

從下街出來，沿着縣道走差不多兩百米就到了上街，
位於上街盡頭山腳下至今保持完好的五座深宅大院特別引
人注目。據說，五座古宅，為一仙堂、二仙堂、三仙堂、
四仙堂、五仙堂，大都有百年的歷史了，大宅的主人大都
姓王。而今，雖然繁華已逝，但坦洋的很多古民居內依然
保存着當年的製茶工具，遠古的製茶技藝並未因曾經繁華
的逝去而消逝。

近年來，村裡的茶商們不斷地對 「坦洋工夫」進行創
新改良，特別是前年坦洋村成立第一個茶葉專業合作社之
後，坦洋開始變了，茶農們在往日雄厚基礎上輸入新的技
術，重拾福安菜茶的原始材料而進行加工再試驗，力求重
現最原始的 「坦洋工夫」。村民們表示，現在坦洋村裡的
茶商又多了起來，很多老茶人正商議着合股辦起茶廠，重
振沉寂了幾十年的 「坦洋工夫」老字號。

在俄羅斯大詩人茨維塔耶娃
的文稿裡，龍飛鳳舞的 「狂草」
披露着書寫者心靈與骨相中的某
些重大秘密。她的字成為藝術品
，不管 「美」、 「醜」，都牽動
俄羅斯文學愛好者的眼球。由這

一點看，書法之美不是中國漢字的專利。
茨維塔耶娃生前留下大量文稿和筆記，上面的潦

草字跡絕大多數人都覺得難認，只有女兒阿莉婭能一
目瞭然辨認，日後也因而成為茨維塔耶娃研究的知名
專家。不過，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親情在識別文
稿時起特殊作用，在其他國家的作家研究領域也一

樣。
其實，阿莉婭在童年時代，最早見到的是媽媽絕

不潦草更極其漂亮的印刷體俄文字母。一九一八年，
俄羅斯時局動盪，生活艱難。此時阿莉婭四歲，茨維
塔耶娃將生第二胎。當媽媽的無力照看孩子，不得不
和女兒阿莉婭分開生活。茨維塔耶娃思女心切，寫信
用的是一絲不苟的印刷體，方便四歲女兒閱讀。每一
個俄文字母都寫得很好看，傳遞着熾熱愛意、親骨肉
思念與母性幸福，手寫的每個印刷體字都像小型美術
作品，筆觸上也含有文化藝術養分。

二十一年後，一九三九年，茨維塔耶娃再次使用
擅長的印刷體寫信，但不是寫給女兒，而是寫給羈押

女兒阿麗婭的蘇聯內務部最高領導人貝利亞。茨維塔
耶娃與俄國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判斷人性具有
精確的第六感，對女兒被釋根本不抱希望，而寫信只
為存以備考。她相信未來，這些信、這好看的印刷體
俄文重將見天日，也還她家一個公道。茨維塔耶娃甚
至有點降尊紆貴地在信中寫說，她的丈夫艾夫隆和女
兒阿麗婭是布爾什維克的 「先祖」民意黨人的嫡親後
代，也是烈士遺孤。言下之意，放不放人，看着辦吧
。茨維塔耶娃的印刷體書法依然漂亮，充滿了崇高、
正義與嚴峻的精神之美，唯獨不見溫馨。這些親筆信
已成為俄蘇文學檔案的無價珍寶。

今年二月間，我在博友 「落霞隱孤鶩
」的一篇題為《蘭貴人》的佳作後留言道
： 「西安的茶葉店似乎少見這種海南佳茗
，也許為了蘭貴人，最近還會去三亞吧；
當然，要踅摸打折的機票。」 「落霞隱孤
鶩」則回覆說： 「為了蘭貴人去三亞，怪

不得古人要說 『從來佳茗似佳人』，很浪漫的約會哦，祝旅
行愉快！」前幾天，一時興起，把自己和蘭貴人在海南的邂
逅、以及和 「落霞因孤鶩」的文字交往寫成一則短文《海南
蘭貴人》，掛在我的博客上，引來諸多博友駐足、留言，其
中多有對 「從來佳茗似佳人」一語的讚嘆，遂使得我忍不住
要以這七個字為題，寫一篇新的文章了！

「從來佳茗似佳人」之謂出自蘇東坡筆下，是《次韻曹
輔寄壑源試焙新茶》一詩的收束之句、點睛之筆，全詩如下
： 「仙山靈草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末勻。明月來投玉川子，
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冰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
小詩君勿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從詩題可以知道，蘇東坡的這件大作是一首唱和詩。宋
哲宗元祐五年（公元一○九○年）春，福建壑源山上的新茶
面市，其時在閩地任轉運判官的曹輔，給遠在杭州任太守的
老朋友蘇東坡送了一些，並依照當時文人交往的慣例，同時
呈上自己所寫的一首七律。酷愛飲茶的蘇東坡品嘗新茗後有
感而發，和詩答謝。歷史上，曹輔也是有名的諫臣，官聲頗
好，但他的這首茶詩好像並不曾流傳下來，而蘇東坡的和詩
則一紙風行，千年不朽。

有人說，自從蘇東坡寫出了 「從來佳茗似佳人」的千古
絕唱以後，古往今來中國文學史上一切關於茶的比喻，就立
刻成為了一堆庸脂俗粉。是這樣嗎？好像是！不過，能從心
靈深處流淌出 「從來佳茗似佳人」這般佳句的人，在對茶、
以及對女人的理解和熱愛上，一定是達到了極高的境界；蘇
東坡符合這樣的條件嗎？

蘇東坡是四川眉山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初次入川
時，曾專程去眉山拜謁，在那個遐邇聞名的三蘇祠裡，盤桓
了整整一天。 「一門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詩賦傳千古，峨
眉共比高。」（朱德元帥詩）這裡的造像、碑刻，這裡的花
卉、樹木……雖然都讓我倍感親切，深受感動，卻絲毫沒有

意外之喜。唯一的喜出望外發生在飲茶時──揭開蓋碗，隨
意一瞟，目光立即被拉直了。只見碗裡的茶葉細而長，茶湯
黃而碧，陣陣香雲從中裊裊升起，蒙覆碗上，久久凝結不散
。趕忙端起品嘗，清淡中透出甘美，真是妙不可言！ 「這是
蒙頂甘露。」陪同遊覽的當地朋友告訴我。 「揚子江中水；
蒙山頂上茶。」於是，這兩行從小就耳熟能詳的詩句，立即
在我面前變得具體而生動。

和蒙頂甘露的邂逅，勾起了我探究蜀茶的興趣。原來，
蜀茶是中國乃至世界茶葉之祖。《神農本草》中說， 「茶樹
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這益州，就是今日之四川。《華陽
國志》裡載，周武王伐紂後，巴蜀等西南小國曾以茶葉作貢
品，茶葉出川，即由此時起。另外，我國最早的關於買茶賣
茶的文字記錄，出自西漢文學家、四川資中人王褒所寫的
《僮約》之中： 「武陽（今四川）買茶」， 「烹茶盡具」。
被後人尊為茶聖的陸羽，在他的《茶經》裡，談及蜀茶栽種
、製作、飲用情況的，竟有十七處之多。所以，清人顧炎武
《日知錄》曰： 「秦人取蜀，爾後始有茗飲之事。」實不謬
也！

蜀茶不但歷史久遠，而且量多質高。漢代以前蜀茶獨步
天下；到了唐代，據《茶經》統計，全國茶葉產地共三十一
州，四川即有八州。李肇《唐國史補》還說，當時 「茶之名
品益眾，劍南有蒙頂石花……號為第一。」宋代時，蜀茶名
聲更大，出現了 「雅州之蒙頂，蜀州之味江」等名噪全國的
蜀中八大名茶。宋代以後，儘管江南的茶葉栽植製作日益發
展，名茶迭出，漸成後來居上之勢，但蜀茶依舊優勢明顯，
不可小覷。

被這麼一個環境熏陶了整整二十多年的蘇東坡，在對茶
的理解和熱愛這一點上，無疑是有着堅實的童子功。

蘇東坡一生仕途坎坷；所幸的是，流落之地，多產佳茗
。幫他消解官場愁苦的，想來就應該有或濃郁、或淡雅的茶
湯吧！不信請看《仇池筆記》，蘇東坡在其中明確寫道：
「除煩去膩，不可缺茶。」還應該在這裡說到的是，宋神宗

熙寧六年（公元一○七三年），蘇東坡在杭州當通判，一日
因病告假，遊湖上淨慈、南屏諸寺，晚上又到孤山拜謁惠勤
禪師。一日之中飲茶數碗，不覺病已痊愈，於是蘇東坡在禪
院的粉壁上題詩一首： 「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

。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
幫助蘇東坡消解官場愁苦的，除過好茶以外，更有好女

人。
蘇東坡的結髮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輕貌美

，知書達禮。蘇、王兩人情深意篤，但共同生活了十一年之
後王弗不幸病逝。蘇東坡在王弗逝世十周年之時，寫下了被
譽為千古第一悼亡詞的《江城子．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
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
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
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
短松岡。」

蘇東坡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閏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
逝世後第二年嫁入蘇家。她小蘇東坡十一歲，自幼對這位堂
姐夫崇拜有加，由於生性溫柔，婚後更是處處依着丈夫。王
閏之伴隨蘇東坡走過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二十五年，歷經烏
台詩案，黃州貶謫，在蘇東坡的宦海浮沉中，與之同甘共苦
。二十五年後，王閏之不幸逝世。蘇東坡痛斷肝腸，寫祭文
道： 「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不少許，棄我而先。孰迎我
門，孰饋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乾。旅殯國門，我少實恩
。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嗚呼哀哉！」

蘇東坡還有一個名叫王朝雲的侍妾，比他小二十六歲。
在蘇東坡最困頓的時候，王朝雲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雲是
蘇東坡的紅顏知己，蘇東坡寫給王朝雲的詩歌最多，稱其為
「天女維摩」。但不幸的是，王朝雲也先於蘇東坡病逝。遵

照朝雲的遺願，蘇東坡把她葬於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棲禪寺大
聖塔下的松林之中，並在墓邊築六如亭紀念，撰寫的楹聯是
： 「不合時宜，唯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
卿。」 王朝雲能歌善舞，尤擅琵琶演奏，且精於茶藝。我想
， 「從來佳茗似佳人」的絕妙詩句，很可能就是蘇東坡在茶
香氤氳裡、朝雲倩影中開始孕育的吧！

和蘇東坡同甘共苦的好茶、好女人，就是這樣造就了他
在對茶、以及對女人理解和熱愛上的登峰造極，於是， 「從
來佳茗似佳人」的詩句，便從蘇東坡的筆下油然而出……

在官場上，蘇東坡是失意者，但終生有好女人和好茶相
伴，也算是他從冥冥之中得到的一點兒補償。固然官場得意
者的身旁，從來就不缺漂亮女人，但漂亮女人卻不一定是好
女人；同樣，物質層面質量完全相同的好茶，在失意者和得
意者的精神感受中，滋味也一定是迥然有異！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蘇東
坡如是說，蘇東坡是明白人！

歷史無法複製，蘇東坡和蘇東坡詠茶的詩句，也緣此成
為千古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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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同
行
的
范
老
打
開
一
看
，
牛
肉
色
澤
鮮
嫩
，
與
一
般
醬
肉

不
同
而
呈
紅
色
，
相
當
誘
人
，
而
且
很
有
嚼
頭
。
據
說
平
遙
五
香
牛

肉
的
加
工
程
序
，
在
殺
、
醃
、
煮
時
極
為
嚴
謹
。
內
地
即
食
食
品
花

樣
眾
多
，
但
不
見
香
港
的
超
市
有
售
，
其
原
因
我
至
今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

老舍故居印象 汪金友

張
季
鸞
與
《
大
公
報
》

段
懷
清

「從來佳茗似佳人」 商子雍

俄
羅
斯
書
法

冬

泉

北方醬肉 艾 京

閩
東
古
茶
街
茶
香
如
故

夏

威

福
安
坦
洋
村
女
採
茶
歸
來
（
中
新
社
圖
片
）


